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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里的少年时光
林钊勤

村东头那片充满绿意的荷塘， 是
夏日里我们最喜欢的去处 。 塘水被
密密的荷叶覆盖着 ， 只从阔叶的缝
隙里 ， 透出些幽幽的绿 。 那些粉白
粉红的花朵 ， 就立在绿叶中间 ， 仿
佛撑开了整个暑气蒸腾的天空 。 我
们这群野孩子 ， 把裤管高高卷过膝
盖 ， 赤脚踩在塘边滑腻的泥里 ， 那
沁凉的泥浆从趾缝里钻出来 ， 浑身
都凉爽起来。

我们最眼馋那高处的荷花 ， 非
得踮脚伸手去够。 我瞅准一朵开得正
盛的， 花茎深藏在浓密的叶子里。 指
尖触到那花茎， 粗糙微刺。 指甲用力
掐住 ， 狠狠一拽———谁料花茎韧得
很 ， “啪 ” 一声 ， 只扯下半截在手
里， 花儿却纹丝不动， 孤傲地留在枝
头。 惹得同伴们一阵哄笑， 自己也讪
讪有些尴尬， 仿佛那被扯断的茎秆是
某种无声的嘲笑。

摘不到高处的花， 便对身边最近
的莲蓬打主意， 随手摘下一个， 手指
抠开莲蓬海绵般的绿壳， 里面挤满了
青玉似的莲子。 我将莲子一粒粒剥出
来。 圆溜溜的莲子滚在掌心， 光滑又
饱满 。 剥得兴起 ， 有时索性扯下花
瓣， 一瓣一瓣排在水边， 口中念念有
词 ： “这个做新娘 ， 那个当新郎 。”
薄薄的花瓣贴着水面， 被水波轻轻推
搡着， 像一场我们亲手导演的、 随波
逐流的婚嫁。

追蜻蜓更是常有的把戏。 塘面上

蜻蜓低飞， 翅膀在阳光下闪出一点一
点细碎的亮。 瞅准一只蓝尾巴的悬停
在水边， 我们便屏住呼吸， 蹑手蹑脚
挪过去， 身子弓得像蓄势待发的猫。
瞅准机会猛地伸手一捂———却常常扑
个空 。 那机灵的小东西早已振翅飞
远， 只留下指尖掠过翅膀时那一点几
乎难以察觉的微颤。 扑得次数多了，
便索性蹲在塘埂上歇气， 看着那些轻
巧的影子在水面自由来去， 倒成了它
们自在的看客。

多年后重读稼轩词： “大儿锄豆
溪东 ， 中儿正织鸡笼 。 最喜小儿亡
赖， 溪头卧剥莲蓬。” 这 “亡赖” 二
字， 点染出多少憨顽真趣！ 当年塘边
那些笨拙的攀折、 无由的嬉闹、 无果
的追逐， 恰是辛弃疾笔下那溪头剥莲
蓬小儿的注脚———剥莲蓬的专注， 是
孩子才有的赤诚； 剥莲蓬的闲卧， 是
生命初年的无忧。 那荷塘边的泥土、
水渍、 折断的花茎、 扑空的双手， 在
岁月里沉淀， 竟成了心头最透亮的光
斑， 照亮了往后日子里许多匆忙而干
涩的角落。

如今再经过荷塘， 亭亭如盖的叶
子底下， 再不见昔日泥水里的身影。
然而那塘水的绿意， 那莲蓬的清气，
那笨拙却炽烈的夏日游戏， 总在某个
瞬间， 悄然浮上记忆的水面———原来
人生最初的滋味 ， 早已在那片荷塘
里， 被我们懵懂地剥开， 尝过， 再难
遗忘。

桥头凉粉香
彭 垚

流水潺潺，河上的古桥依旧，在悠
远的时光里， 我仿佛又闻到了桥头飘
散着缕缕诱人的酸辣鲜香———陈姨刚
做好的凉粉出摊了。

每逢小镇赶集的日子， 陈姨后半
夜就要起来做凉粉。 她把泡了一夜的
豌豆沥干， 一点点倒入清洗干净的青
石磨里。在清冷的屋檐下，陈姨一圈一
圈地推磨，石磨吱吱呀呀转动，乳白色
的豌豆浆缓缓流出， 从狭小的出口滴
滴答答流进一口铝锅里。 屋檐下的灯
光忽闪忽闪， 几只刚睡醒的飞蛾在灯
泡上笨拙地移动， 它们陪着陈姨度过
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

晨光初现时，陈姨开始过滤豆浆。
她把细密的纱布铺展到另一口铝锅
上，将豆浆一勺一勺倒入纱布，轻轻挤
压，让浆液顺着纱布的纹路滴落，粗糙
的豆渣就留在了纱布里。 这样过滤出
来的浆液，纯净得就像山涧的清泉。陈
姨动作麻利地把过滤好的豆浆倒入大
铁锅中， 接下来就到了最考验功夫的
熬煮环节了。陈姨守在灶台前，先用大
火将豆浆煮沸，待锅里开始冒泡翻滚，
立刻转成小火， 同时用一根长长的木
勺，顺着一个方向均匀而有力地搅拌。
“得盯着火候，搅得匀乎，凉粉才会劲
道又好看。 ”陈姨经常这样念叨。 渐渐
地，锅中的豆浆慢慢变得浓稠，颜色也
愈发白里透亮， 像融化的羊脂玉一般
温润。

此时，天已经大亮了，陈姨把熬煮
好的豆浆倒入瓷盆， 再把瓷盆静置在
冷水里，在这段冷却凝固的时间里，陈
姨马不停蹄做一家人的早饭， 侍弄嗷
嗷乱叫的两头花斑猪和一群鸡。 待自
己潦草地吃完早饭， 凉粉便已经成型
了。 凝固后的凉粉细腻 Q 弹，像透明
的果冻，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陈姨在桥头支好摊位， 刚把凉粉

端出来，生意就来了。她一边招呼客人
坐下，一边系上围裙，动作娴熟地切起
了凉粉。陈姨切凉粉不用刀，而是用一
把小巧的铜刮子。 铜刮子的边缘错落
有致地卷起，形成小小的弧度。她将刮
子轻轻贴在凉粉表面，手腕灵活转动，
一条条粗细均匀、 白里透亮的凉粉丝
便从刮子下“钻”了出来，在碗里堆成
了小山。 陈姨再从竹篮里取出一把新
鲜的小葱，翠绿的叶子上还挂着水珠。
她手起刀落，小葱被切成细细的葱花，
洒在凉粉上。 那葱花的翠绿与凉粉的
莹白相互映衬，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紧接着，陈姨熟练地往碗里加入蒜泥、
生姜末、香醋、生抽、辣椒油、香油、花
椒粉、油炸豌豆……顿时香气四溢，让
人忍不住直咽口水。客人端起碗，用筷
子轻轻一拌，调料与凉粉充分融合，挑
在筷子上的凉粉透着亮晶晶的光，迫
不及待送进嘴里， 清凉丝滑的凉粉来
不及在口腔里逗留就滑进了胃里，留
下满嘴的清香在舌尖缠绵。 赶集的人
们一边吃着凉粉， 一边和陈姨唠着家
常，小桥上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

我常常在桥头的风口处玩耍，缕
缕凉粉的鲜香引诱着我的馋虫， 那分
泌的唾液就像桥下的流水。 尤其是小
葱的清香，裹挟着山野的气息，带有农
家人菜板上的温度，使人难以抗拒，这
让我无数次对世间加有小葱的美食都
产生过美好的幻想。日落西山，赶集的
人潮渐次散去， 陈姨的凉粉摊也该收
工了。若是还有剩余，陈姨会眯着眼向
我招手：“来，还有半碗，给你！ ”母亲教
导过我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我也
没有在大路上吃东西的习惯， 于是红
着脸跑开了。

桥头的凉粉香随风飘远了， 那份
独特的乡愁却常在时光里打转， 飘飘
悠悠，恍恍惚惚，若即若离……

江畔晚吟 张有杭 摄

一 笺 清 浅 入 夏 来
李 坤

夏日的乡村， 总是来得悄无声息。
先是田埂上的野草忽然茂密起来， 接着
是池塘里的蛙声一夜之间稠密了， 再后
来 ， 连风也变了脾气 ， 从温柔变得热
烈。 这般变化， 城里人是不易觉察的，
唯有在乡下住惯的人， 才能从这些细微
处捉住夏天的衣角。

村东头的老槐树最先知道夏的消
息。 五月的阳光透过新绿的叶子， 在地
上描画出斑驳的影子。 这树已有百岁年
纪， 树干有三合抱粗， 树皮皲裂如老人
额上的皱纹。 树荫下总聚着几个老人，
摇着蒲扇，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他们
的话也像树上的叶子， 稀稀疏疏的， 却
自有其韵味。 老张头说： “昨儿夜里听
见布谷叫了。” 李老汉便接道： “可不
是， 该插秧了。” 于是众人便都沉默下
来， 各自想着自家的田地。

河水渐渐暖了， 村里的孩子们便迫
不及待地脱了鞋袜， 赤脚踩进浅滩。 水
刚没到小腿肚， 凉丝丝的， 有小鱼在脚

边游弋， 碰着皮肤， 痒痒的。 大些的孩
子已经会凫水了， 一个猛子扎下去， 能
摸上来几个河蚌 。 小些的只能在岸边
玩， 用树枝搅动水面， 看阳光在水底的
石头上跳舞。 偶尔有蜻蜓飞过， 停在芦
苇梢上， 透明的翅膀微微颤动， 孩子们
便屏住呼吸， 蹑手蹑脚地靠近， 却总在
即将得手的一刻， 被它轻盈地逃开。

田野里的活计多起来了。 男人们天
不亮就下地 ， 裤腿卷到膝盖 ， 露出晒
得黝黑的小腿。 秧苗已经长到一掌高，
翠绿翠绿的 ， 在风里轻轻摇摆 。 插秧
是个辛苦活 ， 要一直弯着腰 ， 倒退着
走 ， 手指在泥水里不停地动作 。 汗水
从额头滚落 ， 掉进水田里 ， 立刻不见
了踪影 。 女人们送饭来时 ， 男人们才
得空直起腰来 ， 坐在田埂上吃饭 。 咸
菜 、 炒鸡蛋 、 昨夜的剩粥 ， 就着野外
的空气， 饭菜简单但吃起来格外香甜。

午后是最安静的时辰。 太阳晒得人
发昏， 连狗都躲在屋檐下吐着舌头。 只

有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 ， 声音忽高忽
低， 像一把钝锯子拉扯着闷热的空气。
村口的杂货店里， 老板娘打着盹， 头一
点一点的 。 柜台上的苍蝇也不怎么飞
动， 懒洋洋地爬着。 偶尔有孩子来买冰
棍 ， 掀开棉被覆盖的箱子 ， 冷气 便
“噗” 地冒出来， 转瞬又被热气吞没。

傍晚时分， 暑气稍退。 女人们提着
篮子去菜园摘晚饭要用的菜。 豆角已经
爬满了架子 ， 紫色的茄子沉甸甸地坠
着， 西红柿开始泛红。 她们一边摘菜，
一边隔着篱笆说话。 张家的媳妇生了，
李家的儿子考上了县里的中学， 王家的
母猪下了十二只崽……这些消息在菜园
间传递， 比风还快。 菜叶上的水珠沾湿
了她们的衣角， 但谁也不在意。

晚饭后， 人们搬了凳子到打谷场上
乘凉。 天上的星星比城里多得多， 密密
麻麻地铺满了夜空。 老人们指着银河，
给孩子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年轻人聚
在另一边， 小声说着自己的心事。 有风

吹来， 带着稻花的香气和远处池塘的水
汽。 不知是谁家的狗叫了几声， 又安静
下去。 渐渐地， 说话声少了， 只剩下蒲
扇拍打蚊子的声响。

夜里下了一场小雨。 雨点打在瓦片
上， 沙沙地响。 农人们睡得很踏实， 知
道这场雨对秧苗有好处。 雨停后， 月亮
从云层里钻出来， 照着湿漉漉的村路。
青蛙们又开始了合唱， 此起彼伏， 直到
东方泛白。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 夏天便
深了 。 稻子开始抽穗 ， 知了的叫声越
发响亮 ， 连清晨的风也带着热气 。 孩
子们盼着西瓜快些熟 ， 大人们算计着
收割的日子， 村庄在夏日里缓缓呼吸，
像一片树叶浮在时光的水面上 ， 宁静
而自足。

夏天的乡村 ， 没有惊天动地的大
事， 有的只是这些琐碎的细节。 但正是
这些细节， 织就了生活的质地， 让记忆
有了温度。

手 足 间 的“双 人 舞 ”
蓝飞燕

家中的客厅， 常散落着蜡笔残骸与
翻倒的工程车， 宛若划开的楚河汉界。
七岁的姐姐与三岁半的弟弟， 就像两颗
迥异又相邻的星球， 不时擦碰出火星。
争抢玩具时的哭嚎 ， 角力画册时的拌
嘴， 时而爆出姐姐拔高的训斥， 时而炸
开弟弟尖利的哭喊， 交织成童年喧腾的
日常 “交响”。

然而总有些时刻， 生活的颠簸会悄
然降临 ， 如薄云悄然遮蔽小星球的微
芒。 姐姐自幼晕车， 车行稍远，她便似
霜打的枝叶 ，蔫蔫地蜷进座椅 ，小小的
身子渐渐缩紧，眼睫低垂如倦鸟收拢羽
翼 ，唇色褪成春日梨花的淡白 。后座安
全椅里的弟弟，原本正咿咿呀呀点数窗
外的工程车 ，此刻却蓦然噤声 。他圆溜
溜的眼珠，紧紧锁住姐姐微微颤动的肩

头。
忽地，他小身子猛地后仰，脊背如小

树般挺直紧贴椅背， 两条圆滚滚的小腿
奋力前伸，小脚丫绷得笔直，脚趾在袜子
里努力蜷紧。“姐姐！”他奶声宣告：“我是
奥特曼！我来保护你！你靠我腿上，就不
晕啦！” 童音里那股初生牛犊般的笃定，
竟似一道无形的光盾，叫人温暖。

姐姐迟疑片刻， 额角已沁出细密的
冷汗。她望了望弟弟绷紧的、竭力伸直的
小短腿，轻轻侧过身，小心翼翼将发沉的
脑袋枕了上去。 弟弟立刻伸出莲藕般的
小胳膊，牢牢环住姐姐的肩颈。

路途漫长，车身每一次摇晃，颠得弟
弟的小屁股微微离座， 那双环抱的小手
臂却如攥着最心爱的工程车， 固执地收
紧，再收紧，稚嫩的脸庞绷得前所未有的

肃穆，仿佛在护卫世间至宝。后视镜里，
颠簸途中那对紧紧相偎的剪影， 胜过千
言万语。

姐姐的臂弯， 亦是弟弟专属的温柔
港。平日里，弟弟若在外受了委屈，小嘴
一瘪，泪珠便断了线似的滚落，像只受伤
的小兽蹭进家门。他扑进姐姐怀里，小脑
袋深深埋入， 边抽泣边冒着鼻涕泡诉说
被推倒的委屈。姐姐当即放下绘本，张开
双臂。她轻轻揽住那抽噎的小身体，一手
有节奏地轻拍他的背脊， 一手用袖口柔
柔印去他小脸上的泪痕，凑近耳畔轻语：
“不怕， 姐姐在呢， 告诉姐姐是谁推了
你， 我们找他爸爸妈妈说理去。” 弟弟
急促的哽咽， 便在这安稳的港湾里， 渐
渐风平浪静。

悄然凝望这两颗时而碰撞、 时而依

偎的星球， 心头仿佛有温润的泉流无声
漫溢。 他们以最本真的方式， 在喧嚷的
烟火与静默的拥抱间， 摸索情感的边界
与深度。 每一次任性的火星， 都在试探
相处的尺度； 每一次全然的托付， 都在
加固爱的城池。 这童稚的相处之道， 进
与退、 争与合的每一瞬， 都在他们童年
的沃土上绽放花朵。 那稚嫩而坚韧的羽
翼， 恰是生命最初馈赠的、 足以抵御未
来风雨的铠甲。

待岁月流转回望童年时， 记忆星河
中最璀璨的光芒， 或许并非永恒的宁和
温煦。 恰是这喧闹与暖意交织的鲜活印
记 ， 织就了手足间不可复刻的温情底
色。 诚如古语所蕴： “棠棣之华， 鄂不
韡韡。 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 草木同
沐春晖， 亦如手足共暖此生长路。

半院葡萄半院诗
王文昌

城里安了家，阳台空荡荡的，像是缺了魂。 一
个春日，我终于带回两株葡萄苗，栽在角落的花
盆里。 那藤苗细得可怜，瘦伶伶的藤蔓如怯生生
的孩子，刚触到竹架便紧紧攀住，生怕摔下来。 我
日日去看，盆土干得快，清水浇下去，深褐的泥土
便泛起湿润的光泽，散发出一种微腥而亲切的土
气。 藤尖儿悄没声地向上探头，伸出嫩黄的卷须，
颤巍巍地摸索，终于勾住竹架的横杆。 看着那一
点一点固执的攀爬，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盛夏的骄阳炙烤着楼群，阳台如同蒸笼。 那
两株藤却渐渐织出一片绿荫，巴掌大的叶子层层
叠叠，初时是怯生生的鹅黄，不久便沉淀为厚实
的深绿。 藤蔓爬满了大半面花架，织成一张疏密
有致的绿网。 阳光钻过叶隙，在水泥地上投下无
数晃动的碎金。 站在架下仰头，枝叶交错间，框出
一小块被染绿了的城市天空———原来铁窗似的
楼宇缝隙里，也能漏下带着草木呼吸的光线。

城市的日子是拧紧的弦。 案头伏久了，肩颈
酸胀，眼前也模糊一片。 每每这时，便踱到阳台，
默默注视那架绿意。 有时蹲下身， 指尖拂过叶
片，能清晰触到脉络的走向，也触到叶背那层不
易察觉的、 绒布般的微糙。 叶片上有虫蛀的小
孔， 也有风雨留下的暗痕， 这便是它活着的印
记。 夕照将藤蔓的影子拉长，在灰白的水泥墙上
摇曳，如一幅无声的水墨。 看着它，胸中那口浊
气仿佛悄然松动———这方寸绿意，竟成了喘息之
所。

秋风一起，葡萄藤的叶子边缘便洇开一圈浅
黄，像被时光不经意地烫了金边。 很快，那黄意便
浸透整片叶子，直至凝成纯粹的金箔。 一阵风过，
几片黄叶便打着旋儿， 无声地泊在冰冷的地砖
上。 藤蔓日渐显出嶙峋的筋骨，盘曲的虬枝在冬
日的晴空下，反倒透着一股韧劲。 它们沉默地悬
在架上，仿佛在积蓄着什么。 我蹲下身，指尖摩挲
着老藤粗糙的纹路，心里竟也如这藤一般，在静
默里埋着对春日的念想。 最深的等待，原是根须
在黑暗里无声的酝酿。

侍弄着葡萄藤，陶渊明“相见无杂言，但道桑
麻长”的句子便浮上心头。 他所欣悦的草木生长，
不正是我此刻看藤蔓伸展时，心底那份无言的熨
帖么？ 都市人常念着“诗意栖居”，仿佛非得遁入
林泉才算圆满。 可我阳台这方寸之地，藤叶间筛
下的光影流转，叶片由青涩到金黄再到飘零的轨
迹，何尝不是一首俯拾皆是的诗？ 它不宏大，却足
够真切。

葡萄藤年复一年地绿了又黄。 它尚未结出累
累硕果，却悄然在我心田种下另一种收成：诗意
的根须，并非一定要深扎在遥远的旷野。 在这钢
筋水泥的缝隙里，只要肯俯身，肯等待，肯看一片
叶如何缓慢地由青转黄———那对生命本真的体
悟与从容， 便如枯枝上悄然钻出的点点新绿，足
以滋养都市人日渐板结的心田。

那半院葡萄的守候， 原是教我学着放慢脚
步。 慢下来，才知生命最深的回甘，就藏在这寻常
光阴的脉络里，于无声处悄然生长。

绿树浓阴夏日长
安宇影

夏天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 到处绿树成荫， 紫薇
花开得正好， 一串串簇拥枝头， 宛如温婉的仙子， 美得
令人心醉。 而格桑花， 则如繁星点点 ， 散落在绿化带
间， 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 熠熠生辉 ， 让人见之便心
动。

尤其是清晨， 空气格外清润凉爽， 风里少了春天早
晨的寒意， 多了几分温柔。 大地仿佛刚从梦中苏醒， 树
叶鲜嫩嫩、 水亮亮的， 闪烁着生命的光泽， 纯净得仿佛
未曾沾染世间尘埃， 嫩滑得如同婴儿的脸颊。 绿叶间，
红花点点， 鸟儿在枝头欢快地唱着歌， 为这宁静的早晨
添上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有时候下了小雨， 如烟如雾的雨丝飘洒在鲜绿的叶
子上， 如同情人眼眸中泛起的玫瑰色涟漪 ， 浪漫而迷
离， 引人无限遐思。 闭上眼， 仿佛能感受到梦中仙子的
温柔拥抱。

周末， 小区花园里， 晨练者的身影络绎不绝， 有男
有女， 有老有少， 或跑， 或走， 还有的推着婴儿车， 或
是推着轮椅。 婴儿车上坐着牙牙学语的孩子， 轮椅上坐
着白发苍苍的老人， 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动人的画面。

对于我们这些久坐不动的人群而言， 跑步是释放压

力、 锻炼身体的最佳方式。 我总是先以慢走热身， 逐渐
加速， 直至最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挑战自我， 让心肺得
到充分的锻炼。

跑完步， 最爱漫步至小池塘边，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
个地方。 池塘里荷花亭亭玉立， 小鱼嬉戏莲叶间， 如顽
皮的幼童。 荷花盛开处， 还有一眼小小的喷泉， 一天到
晚哗哗地响着， 如奏着一支悠闲的曲子。 池塘边有一排
银杏树， 树下是几样健身器材， 旁边还有几棵紫薇花树
和星星点点的月季花。

站在银杏树下 ， 透过银杏树翠绿的密密麻麻的叶
子， 可望见清澈的蓝天和朵朵白云。 这时候的心境是最
明媚最欣喜的， 可以让人忘却一周劳累和疲乏， 享受这
份片刻的宁静与自由。

晨跑之后， 去逛一会儿菜市场， 挑几样时鲜蔬菜，
带着泥土与露水的芬芳， 回家烹饪一顿健康早餐， 这真
是周末的一种美好享受。

春夏秋三季， 皆是跑步的好时节， 而夏天则最佳。
在这绿意盎然的季节里， 拥抱夏日的清风， 感受生命的
律动与美好， 让心灵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飞翔， 享受清
晨的清新与活力。

乐在其中 徐金陵 摄


